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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退群家长不干了

延伸

家校关系的
边界在哪？

当下家校关系的边界在哪
里？陈静对比自己的学生年代，
那是两点一线的生活，现在的孩
子接触信息更多、变数更大，她
理解家长与日俱增的焦虑。

有一次，班上一个女孩带
病来上学，爸爸不放心，想让陈
静关照一下。他有陈静的微
信，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选择
了在班级群里@陈静。那天陈
静在市里开会，一直没看到信
息。当陈静回到学校时，女孩
的父亲已经在校门口等了她几
个小时，他腿脚不方便，是骑了
十几公里残摩赶过来的。这件
事让陈静很懊悔，从主观上，她
希望少些教学外的工作挤占休
息时间。可她也说，教育是个
良心活，“除了教学之外，没人
具体要求你做什么、做多少”。

除去班主任退群，还能如
何让家校之间的沟通变得更良
性？比如在技术层面，上海一
些学校已经在尝试用钉钉这类
办公软件，作为家校联系的主
要平台，群发重要消息时可以
通知未查看的人，群主还能撤
回消息，并且有禁言功能。陈
静说得更加实际，至少可以少
一些与教育无关的、打卡类的
行政任务。

而王雪回看自己任教的
30多年，觉得这种焦虑一直存
在。早年联系手段单一，也有
住得近的家长时不时来学校问
情况。后来有了手机，有的家
长电话一打就是一个小时。到
现在，社交媒体的出现，又把这
种焦虑放大了。

作为家长，赵婷对身边人
的一些做法哭笑不得。比如一
些照看孙辈的老人，几乎每天
都会给老师发微信：天气热了，
希望老师提醒孩子脱外套；天
气冷了，问能不能去给孩子送
件衣服。

有一次，老师安排赵婷的女
儿参加课外演出，女儿课业压力
大，不太想去。“那你就自己去跟
老师沟通吧。”赵婷知道，如果家
长开口，老师肯定不会再勉强，
但她不想参与，“我们现在已经
代替孩子做了太多了”。

著名教育家、华南师范大
学附属中学原校长吴颖民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对家长微信群
这一沟通形式本身给予了肯
定。他认为，这既保障了家长
与各科教师的日常沟通和交
流，也实现了家校间的信息对
称，运行过程中即便出现些许
问题，也不影响其核心价值。

在他看来，家校共育的健
康形态，从来不是学校通过家
长群将教学任务转嫁给家长，
也非家长借群聊过度干预校内
教学，核心是学校扛起教学与
校内管理主责，家长做好孩子
的养育陪伴与习惯培养。班级
家长群本就不是官方组织，学
校无须过度插手主导，保持这
一沟通渠道的民间性质，更利
于家校间沟通的真实和顺畅。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
静、赵婷、王雪为化名）

据中国新闻周刊

班主任去哪了？
开学伊始，赵婷发现，女儿的班主任安静

地退群了。家长群里发布学校各项通知的，
换成了另一名工作人员，同样没有开场白，谁
也不知道他（她）是谁。

赵婷说，大家都蒙了。有人试探着在另
一个只有家长的群组里发问，一位家委会成
员简单回应：这是为了减轻老师的负担，不会
影响接收学校的信息。

据赵婷观察，这样的回复很难打消家长
们的焦虑甚至迷茫。接孩子放学时，大家聚
在一起，还在讨论：是不是要换班主任？以后
有什么事，能@群里那个发通知的人吗？

2月底，葫芦岛多所小学发出通知，班主
任和科任老师将集体退出班级群，改由校领
导统一管理，并称这是应“上级文件的要求”，
规范家校沟通。

社交平台更广泛的讨论中，许多一线教
师热盼这一举措在全国推广，因为这个“群
主”当得太累。

在一份针对154名教师和219名家长所
做的调查问卷中，有31%的家长每天关注班
级群7次及以上，有过半的教师，每天与家长
保持着半小时以上的微信联系。另一份针对
某地235名小学班主任的调查问卷中，每天近
20%的工作时间，是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进
行家校沟通。

但家长的反弹也很强烈。据报道，早在
一年前，广州越秀区某小学就试点班主任退
群，改由学校行政人员、家委会统一管理。一些
家长认为，老师掌握着教育话语权，不能简单退
群，而是要在沟通中做好引导，甚至是对家长进
行“教育”。有老师的班级群，才是完整的。

还有家长抱怨，班主任退群后，班级里一
下子冒出了五个群：家委通知群、各科作业
群、活动策划群、家长交流群，还有专门用于
缴费的群。每天早上醒来，他都要逐一打开
这些群查看消息，生怕漏掉重要通知。

2020年之后，从地方到全国两会，陆续
有代表委员提出，要规范家校联系中微信群

的使用。建议内容多是对现状的担忧，指
出了群组无序化管理、权责边界模糊，
以及附加任务繁重等诸多问题。

痛并需要着
陈静任教于南方一所县级
中学，教初一生物，同时兼任
班主任和中层领导。她有
30多个工作群，最不敢漏
看的，就是自己班级的家
长群。

班里不到40个学生，
群里有70多位家长。每天
花多少时间在家长群上？
陈静没法得出一个准确的
数字，她形容，只要在教学、
备课以及各种会议之余，能坐
在办公室喘口气，“就要把这
个群打开看看”。

让陈静苦恼的是，那些与教
学无关，却必须完成的群打卡任

务。前不久开学，交通安全教育是必
不可少的，马上天气要热了，又要开始
“防溺水”教育，省教育厅会发，县教育
局也会发。这些通知和学习可能是一
份文档也可能是一段视频，需要家长在
阅读观看时截屏。

陈静自己的两个孩子正上幼儿
园，作为家长，她也要完成类似的打卡
任务。“谁会真的把这些看完呢？”可在

角色掉转后，作为老师，她要把几十份截屏收集整
理后，上交给学校，每周至少一到两次。

接受媒体采访时，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
丙奇表达了对班主任退群的支持。他认为，长期
以来，班级群异化为“作业群”“攀比群”，让班主任
沦为24小时在线的“客服”，背离了教书育人的核
心，退群能让教师重拾主业。

但在陈静看来，虽然有诸多苦恼，但让班主任
退群并不现实。一方面，大部分家长都有她的微
信，这可能给她带来更多“点对点”的工作负累。
另外，她要通过群聊为工作“留痕”，曾经有家长因
为错过中考报名来学校讨说法，多亏有发在群里
的通知，老师自证了清白。

不同的边界感
陈静所在的县城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家长们

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有的在外打工、疏于对孩子
管教，孩子学习跟不上，就不大爱来学校了。当地

“控辍保学”压力不小，班主任和科任老师的另一
个职责是，发现有学生无故旷课，第一时间在群里
通知家长。

家长们多少有些怕老师。但陈静不愿自己显
得高高在上，更希望他们看到一个专业的教育者
形象。陈静给班级家长群立了条规矩：如果发集
体通知，她会@所有人，把消息置顶设为群待办，
家长们不要回复“收到”。她不想程式化的回复刷
屏，淹没了重要消息，她要保证自己一直是家长群
里话题的发起者。

她会在群里发布班级在全校以及全县的考试
排名，一些家长希望孩子成才、考出去，得给他们
吃颗定心丸。她也会以不具名的方式，分享孩子
们日常的闪光点和问题。群里激起了一些讨论，
她借此观察不同家长的参与度，“除了发布那些硬
性通知，要借助这个群建立良好的家校关系”。

“有时候我也担心自己说得太多了，家长们会
不会烦啊。”可现实是，家长们因为自身的局限性，
表现出了对陈静以及学校极大的依赖。有家长找
到陈静，说孩子哪里都好，就是不讲究个人卫生，周
末起床不爱刷牙洗脸。这显然不是一个初中班主
任方便出面的事情，她耐心解释，孩子大了，班主任
说这些是会伤孩子自尊的，自己可以开一次主题班
会，讲讲相关的知识。

如果把陈静的做法代换到几千公里外的某一
线城市，有些事情是“万万不能做的”。

“公布成绩？绝对不行！”在王雪任教30多年
的这所中学，早就不允许在群内发布考试成绩，担
心家长焦虑、攀比，进而把压力转嫁给孩子。公布
以班级为单位的排名也不行，怕家长觉得有差距，
投诉老师的教学能力。

近年来，北京、浙江等地的教育部门，都出台
了类似规定，不允许在班级群组公布成绩。杭州
市滨江区教育局推出的“班级微信群公约”中，明
确提出了保护学生隐私、不进行优劣对比、不表扬
少数等要求。

王雪说，一方面，相比小学阶段，对孩子身体
心智的关照更多，中学以应试为主，家长群内日常
的沟通自然会减少。另外，她所面对的家长，认知
见识更多元，他们能接触到更多的信息，形成了自
己的教育理念，面对面沟通时，质疑老师都不再是
新鲜事。到了线上沟通，老师们也就变得更加“谨
言慎行”。

即使她所在的学校，微信群更多只是发布通
知，也还是麻烦不断。通知高三假期补课，会有家
长投诉：“我们已经找好校外的老师了。”通知假期
提前放学，还是有家长投诉：“都高三了，为什么不
多上点课？”

王雪说，几年前，学校要求所有科任老师退出
班级群，怕言多必失。只留下年级主任在群里监
督班主任的工作，所有信息发布前必须字斟句酌，
哪怕一个错别字，都可能引来家长对教学能力的
质疑。

2月底，辽宁葫芦岛多所小学发出通知，班
主任和科任老师将集体退出班级群，改由校领
导统一管理，并称这是应“上级文件的要求”，
规范家校沟通。

此举在社交平台引起广泛讨论，许多一线
教师期盼这一举措在全国推行。

可家长们同时也担心，班主任退群后，疏
离了与学校的连接。在当下，家校关系的权责
和边界在哪里？


